組員名單：巫易達．彭毓明．周百珊．葉子琦．劉　驊．楊薇玉．麥涵婷

楊牧
本名：王靖獻 
筆名：楊牧、葉珊
 
經歷：美國麻州大學客座教授、台灣大學客座教授、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、香港科技大學教授、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教授 

學歷：明義國小、花蓮高中、東海大學外文系學士、美國愛荷華大學比較文學碩士、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

 楊牧是台灣學府派的詩人和散文家，他與余光中一樣，右手寫詩，左手寫散文，兼擅翻譯和評論。最初以現代詩馳名於文壇，王文興稱讚他的詩創立了現代詩的新秩序--主題發展之完整，詩的內部組織像鐘錶一樣的繁複而嚴密，而且包括了韻律學上的需求，「能令人反覆詠誦，樂而忘疲」。

楊牧將詩歌創作的一些特點，融入散文中，令散文具有詩的風采和氣質，被人稱之為詩質散文，試看《調寄小連瑣》中的一段︰「我何嘗不夢寐追求一條遺落荊棘中的紫帶，伴微風，守滋露。也為你吟，為你放歌。幽情苦緒何人見，翠袖單寒月上時。異地而處，願是移居泗水之濱的書生；窺你，候你，在白楊蕭蕭的牆頭。」

追求音樂性是楊牧散文的一大特色，他曾說︰「引車賣漿者流的聲音是我師，古人刻意的聲音是我師，其至西方文字中其尤為駭異的聲音也是我師。」他反對「我手寫我口」，而是「應寫我口精約提鍊的刻意語言，否則廢話連篇，言不及義，白則白矣，散則散矣，何文之有？」

他在1940年出生於台灣花蓮，本名王靖獻，15歲即在《現代詩》、《創世紀》等刊物發表詩作，啟用筆名「葉珊」。1963年於東海大海外文系畢業，翌年赴美留學，先後獲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和柏克萊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。1972年起改筆名為「楊牧」。現任台灣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教授、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。

楊牧於90年代曾任教於香港科技大學，在作香港文學雙年獎評判時，曾經批評港式專欄文章，認為「文學創作不應該受限制，受限制的框框在中國文化上說有點接近八股文，自明以後，八股把中國讀書人統統搞到精神萎靡，既沒有創作的自由，也不想得到自由」，他不忍心朋友或後輩受制於這些框框。
風格與特質

他的文本風格與特質，就是意象與聲籟的掌握。在意象的建構上，他不以文學語言的巧飾自滿，還進一步通過語言符號的多重指涉抓攫歷史和時代的意象；在聲籟的調製上，他也不以文本節奏韻律的豐繁為已足，而企圖深一層映現文學創作者對他所處時空和社會感知的聲籟。從表象上看，他一貫維持抒情風格與浪漫主義的書寫調子，在深層結構中，則流動著他的知性思慮與現實主義的批判參與情懷。很少作家能將兩者融於一爐，也很少作家能出入其中雍然自得，這是楊牧文本不易為讀者所知，並被視為晦澀難解的原因，卻也是楊牧文本在當代台灣文學的兩極爭議中可貴的所在。
楊牧從高中時期開始詩的追尋，以筆名「葉珊」在當時的主流詩刊《現代詩》、《藍星》、《創世紀》發表詩作，受到詩壇的矚目，一九六○年由藍星詩社出版他的第一本詩集《水之湄》，確立了他在詩壇的地位，至今為止，總計出有十五本詩集﹝含《楊牧詩集》Ⅰ、Ⅱ兩本﹞，從未間斷詩的創作。他的詩作，可以略分為兩個階段，以「葉珊」為筆名的階段和更用筆名為「楊牧」的階段，前一階段大抵酖於美感的追尋，浪漫多愁而善於蘊蓄動人的情境；後一階段則加進了敘事、神話的雄渾意圖，從詩集《傳說》﹝一九七一年﹞開始到近著《時光命題》﹝一九九七﹞，表現出他自足的詩的神話結構，以來自原初的生命，結合生身土地台灣的召喚、生命成長記憶的糾纏，通過語言符號﹝意象﹞的運作與聲韻節奏﹝聲籟﹞的斟酌，建構了與其他當代詩人殊異而繁複多彩的詩的世界。
這個特質，也表現在他獨樹一格的散文書寫中。一九六八年，楊牧以葉珊為名由文星書店出版的《葉珊散文集》，呼應了同一時期他在詩創作上的浪漫主義風格，語言甜美多汁，但到了一九八二年出版散文集《搜索者》之後，則開始他散文書寫的大敘事企圖，他開始介入社會關懷、歷史探詰和土地、族群、生命意義的究問。尤其在晚近出版的《山風海雨》﹝一九八七﹞、《方向歸零》﹝一九九一﹞和《昔我往矣》﹝一九九七﹞的三本具有隱喻意圖的半自傳散文集中，更是淋漓盡致，將文學意象與時代聲籟結為一體，超脫而出台灣散文抒情傳統一貫的自悲自憐與惜風憫月之外，凝視台灣的社會與政治變遷，開創出迄今無人能夠跨越的史詩式新散文體制。
水之湄
我已在這兒坐了四個下午了
沒有人打這兒走過──別談足音了
（寂寞裏──）
鳳尾草從我跨下長到肩頭了
　　不為甚麼地掩住我
說淙淙的水聲是一項難遣的記憶
我只能讓它寫在駐足的雲朵上了
南去二十公尺，一棵愛笑的蒲公英
風媒花把粉飄到我的斗笠上
我的斗笠能給你甚麼啊
我的臥姿之影能給你甚麼啊
四個下午的水聲比做四個下午的足音吧
倘若它們都是些急躁的少女
無止的爭執著
──那麼，誰也不能來，我只要個午寐
哪！誰也不能來
水之湄後記：

「我以為詩是一種情感的言語，而詩人最大的快慰應該是：當他為一顆星，一片
雲寫詩的時候，那顆星，那片雲了解他的言語；當他為一個人寫詩的時候，那人了解他的言語。幾年來，我幾乎記不得寫了多少首詩，但在我心中，我依然記住那些人，那些在我詩中的人，雖然他們可能不知道－－這就是悲哀，一個人總有點悲哀，而以詩人的悲哀為最甚。」

白話：

請容許我走入一段亮著淙淙水聲的下午裡，模擬你的一切情態：兩手為枕，斜躺
於岸邊，左腳膝蓋曲為半弓，右腳小腿放置其上；臉仰上而望，眼眸映著深邃藍天，而那雙被鳳尾所遮掩的耳朵啊，輕輕搔著流水的芒邊。
站於水湄邊，時光流動的聲響清澈乾脆，四個下午過去了，宛若四季的嬗遞，從沒人走過，這是個孤單的下午，鳳尾草蓬勃著生命，轉眼拔高，必然的掩沒了你，而你，聽著流過的記憶，用眼神示意雲朵排列而成過往的圖象，但它終將遠逸而去，瞬間，你明白了這樣的下午，只需要躺臥著，即使，南方有如烈陽熱情的蒲公英，她的笑聲盪著水紋，那幾若不能察覺的小小花粉，被風送到了你的竹製斗笠上，你輕輕捻起，吹了一口氣，便又將她送走了。　　
　　你說，若將四個下午的水聲，比做足音，那是熱情少女的爭執聲，那是彼此鬥鬧的回憶，她們辯論著回憶的真實性，或許有一筆記憶寫錯了，或許有人偷偷用修正液塗改了某句不甚完美的詩，她們鼓動著足，猛力踢著溪水，而你轉身欲睡，不願過度算計，諸如刪節號以及破折號的長度差異。

　　我們幾若可以理解了你的寂寞。如何能說真的沒有足音呢？水流聲裡的人影，還有過高的鳳尾草，你像是置身於擁擠的世界裡、人潮的世界，或者可以說是回憶的世界，但你仍是寂寞的，鳳尾草代表著，是具生命的、不斷生長的、悲哀的簇擁，然而熱情的蒲公英是不了解的，她不了解的是關於你，為何若無其事的躺臥著，這些年月過去，而你仍然無動於衷，她想去搔弄你，然而僅止在淡然的斗笠下，無法親炙，而你，就是以這樣的距離，紀錄著這關於記憶的所有的一切，有些被時光之水自然帶走，然而有一些，則是在你記錄的瞬間，便隨雲逸去了
。

　　那如果我這麼說呢？鳳尾草如刪節號，是無法完全紀錄在腦海裡的回憶，而水聲就成了破折號，註解了這全部，全部的爭執、寂寞更甚或是，悲哀。你覺得累，翻身睡去，似乎，這些再也無法佔據你的午寐了。
